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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大 「天坑」群──
廣西樂業縣大石圍天坑，絕對是
一個充滿誘惑力的地方。從廣西
首府南寧市出發，大約經過五個
小時的車程，就到了廣西海拔最
高的縣城──廣西樂業縣。大石

圍天坑位於廣西樂業縣的同樂鎮刷把村百岩腳屯，
距縣城十四公里，需二十分鐘車程。

在樂業縣二十平方公里範圍內，已發現了二十
八個天坑，其天坑數量和天坑分布密度世界絕無僅
有。其中，在全世界十三個超大型天坑中，分布在
樂業的就有七個，因此樂業縣被譽為 「世界天坑之
都」、 「世界天坑博物館」。目前已正式批准為
「國際岩溶與洞穴探險科考基地」、 「國家森林公

園」、 「國家地質公園」和 「中國青少年科學考察
探險基地」。

據探測，樂業大石圍天坑周圍山峰海拔高度在
一千四百四十米以上，洞口東西走向五百五十米，
寬三百八十米，深約六百米。

身為樂業縣文化館員工的李晉，早在十多年前
，就有了下大石圍天坑一探究竟的想法。李晉後來
牽頭成立了樂業縣 「飛貓」探險隊，自一九九九年
之後，已經十多次探險大石圍天坑。他也因此成了
「飛貓」探險隊的隊長，當年考察隊用了近十七個

小時，才下到天坑底部。
當李晉下到天坑底部才發現，這裡並非如原先

設想的那樣天堂般美麗。大石圍坑底原始森林密布
，植物茂盛，多長於不穩定的碎石上，因此在坑底
部行走的每一步，都充滿危險。暗藏殺機。

「在坑底的地下暗河旁，沒有我想像中鬆軟的
沙灘，到處是大大小小的石頭，也沒有森林。」李
晉說道。但地下暗河，仍然令人神往。在大石圍天
坑底部有兩條暗河，河水一冷一熱，又名鴛鴦河。
兩條河流在天坑底部相交匯。八年前中英聯合探險
隊曾走完了暗河的全程，發現暗河交匯後一直向東
北流到位於樂業境內的百朗大峽谷的洞口成為地面

河，然後匯入中國南方最大的水系珠江的上游紅水河。
在天坑底部，灌木叢生，原始森林裡青苔遍布，霧氣裡似明非

明，宛若地宮仙境。經初步考察，目前已發現大石圍天坑底部有與
恐龍時代生長的國家一級保護植物──桫欏；地面上的蕨類植物長
得很茂盛，有的葉片比人還高大。據樂業縣林業科技人員介紹，許
多植物群類是現在教科書上沒有的。

曾參與考察的植物學家發現，大石圍底部原始森林內的植物種
類多達上千種，大部分迥異於天坑外的植物。此外，大石圍原始森
林裡還有冷杉、血淚藤樹等珍貴植物，還有許多中藥材和高大的喬
木，其中最大的一棵酸棗樹樹幹需三人合抱。

在地下河，人們發現了盲魚和一些蝦、蟹。暗河中的盲魚形似
鯰魚。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張春元說，因暗河裡無光，魚
的眼睛逐漸退化而成為盲魚。坑內還發現了被當地人稱為 「飛貓」
的動物和一些鳥類， 「飛貓」形似蝙蝠，個頭與貓差不多，前後肢
有薄膜相連，展開後可以滑翔。

天坑是一種分布在喀斯特地區的特殊地質景觀，因地下溶洞的
頂部多次坍塌裸露出地面而成。一般的天坑都是單獨的一座，樂業
天坑卻成群出現。至於樂業天坑群的形成時間，據專家推測，它們
大約形成於三百至四百萬年前的新生代第四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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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秋至一九六七年春，
我在中國外交部翻譯處俄文組工作。
這期間，在中南海時不時地為中央領
導人放映一些蘇聯原版 「內部參考片
」，有《雁南飛》、《第四十一個》
、《一個人的遭遇》等。鄧小平、彭

真、陳毅等人常往觀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沒有到
場看過。中共中央辦公廳俄語組、外交部翻譯處俄文組以
及其他一些涉外單位，輪流派出俄語翻譯進行同聲傳譯。

赫魯曉夫入主克里姆林宮之後，在蘇聯電影中逐漸出
現一個 「解凍期」，產生了一批宣傳 「普遍人性」的故事
片。我國最高層某些人對這些片子很反感，斥之為 「修正
主義貨色」，但讓在內部放給領導人看，作為 「反面教材
」供批判用。

中南海中央外事辦公室的一個會議室，臨時被當作放
映廳。這個會議室不算大，也就四五十平米，在前面擺着
兩排沙發和茶几，在後面隨便放着四五排椅子，總共可以
坐二三十人。放映機是兩部移動式的，顯得比較舊，片子
放起來嘎拉嘎拉響，音響效果不怎麼好。每次放映時，廳
裡都坐滿了人，不少人還 「買」了 「站票」。

記得有位高翻叫李越然的，是國務院外國專家局的俄
語幹部。他翻得特棒，每句對白都不落下，而且翻得繪聲
繪色。有一次，畫面上出現一對青年男女坐在公園的椅子
上相偎耳語，他當場竟然也 「整」出好幾句 「對白」來，
逗得 「中辦」主任楊尚昆捧腹大笑，打趣地說： 「好嘛，
小李子，你這個高翻的本事好大喲！連人家小年青搞對象
說的悄悄話，你都能聽得出來，而且還聽得那麼真！要得
！」

現場翻譯俄語電影特別難，對白的速度往往很快，譯
者一下子反應不過來，而且有些對白還聽不清、聽不真、
聽不懂。說實在的，翻原版電影是件苦差事，除李越然外
，很少有人能翻得棒的，所以，同聲傳譯電影，每次都是
硬攤任務，幾乎人人都不樂意翻，主要是感到自己的聽力
不行。有一次，我向李越然請教提高俄語聽力的辦法。他
倒是沒有介紹什麼經驗，只是不好意思地說： 「當年我學

俄語，有個挺賴的辦法。」那還是在上一世紀的四十年代
，在哈爾濱的公園裡，每當夜幕降臨，當時還只有十幾歲
的這位未來高翻，常常躲在椅子的後面， 「偷聽」白俄老
頭、老太太聊天。他說，現在條件不同了，你們年輕人學
俄語用不着像我當年那樣 「賴」。還說，現場多練練翻譯
俄語電影，這是提高聽力的最好辦法。

李越然多次鼓勵膽小的我 「大膽」上，說一開始不要
怕憋，翻它個十場八場，憋出幾身冷汗來就好了。他還具
體教了我幾 「招」。譬如，要全神貫注，抓住影片對白的
邏輯重點，不求一詞一語的得失，以免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又如，對聽不清、聽不真、甚至聽不懂的對白，不能愣
在那裡傻呆着，而是要根據畫面的情景和對白的上文，立
刻作出合理的邏輯推斷， 「大膽」地 「整」出幾句 「對白
」來給觀眾聽。

一回生 二回熟
在這位高翻的鼓勵下，我只好 「趕鴨子上架」。第一

次翻譯的電影是《雁南飛》。彭真、楊尚昆、廖承志等人
在場觀看。這部片子我曾看過，內容是懂的，但由於中央
領導人在場，神經中樞也就自動被撥到 「緊張」檔上，腦
袋直發木，渾身一陣陣冒冷汗。電影一翻完，李越然就給
我打氣： 「不錯，挺不錯！一回生，兩回熟嘛，多翻幾次
就好啦！」後來，我把蘇聯原版參考片的腳本都找了出來
，一一細細地反覆讀，還看了蘇聯影評人寫的一些文章。
有幾次，外單位的翻譯託詞不願翻時，李越然要我 「大膽
上」的囑咐，還有他教我的那幾 「招」，無形中產生一種
力量， 「推」着我上去翻。鄧小平、陳毅等領導人都聽過
我翻蘇聯原版電影，看後有時對我說了一些鼓勵性的話。
電影每次放映完後，對片子本身，我沒有聽到領導人發表
過什麼議論。同一部片子，因為領導人在不同時間要看，
放映多遍的情況時有發生。第一次翻譯起來比較難，以後
再翻，就一次比一次順當。

毛澤東愛看傳記片
二十多年之後，李越然有一次到蘇聯訪問，當時，我

正好在駐蘇聯使館任政務參贊，使館領導讓我全程陪同。
一次晚餐後，我回憶起當年翻譯俄語電影的情景，很感謝
他對我這個 「後學」的鼓勵和具體指點。這位前輩說，你
現在有體會了吧，現場練習翻譯電影，這是提高俄語聽力
的一個好辦法。他還說，其實給領導人翻譯俄語電影，在
我國已經有好幾十年歷史了。接着，這位前輩向我講了以
下一些往事：

還在延安時期，師哲就給毛澤東翻譯過《列寧在十月
》等片子。一九四九年底至一九五○年初，這位中國最高
領導人第一次訪問蘇聯時，因為逗留的時間很長，有三個
多月，空閒的時間不少，他在莫斯科近郊的 「巴拉維哈」
國賓別墅，調看了蘇聯電影庫裡幾乎全部傳記片，寫彼得
大帝的，寫拿破侖的，寫打敗拿破侖的俄軍統帥庫圖佐夫
的……毛澤東最喜歡政治、軍事題材的傳記巨片，看了許
多許多，而且看得津津有味的，常與隨行人員談論影片中
的情節，有時還拿別人開玩笑。有一次，在賓館用餐時，
他吃着吃着，突然用手指着坐在斜對面的我方一名警衛說
： 「我看，他有點像拿破侖！」當時，電影由隨行的俄語
譯員師哲同聲傳譯，當時正在莫斯科的周恩來養女孫維世
也常去幫忙。

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李越然還給我講了給蘇聯領導人翻譯中國電影的一段

趣聞。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兼外長曾
為各國代表團舉行了一次電影招待會，放映大型彩色舞台
記錄片《梁山伯與祝英台》。當時，蘇聯代表團團長、外
長莫洛托夫因有事而未能看成。周恩來決定為他放個專場
，事前特意交代：梁山伯與祝英台的唱詞、對白要安排一
男一女同聲對譯；在用俄語寫的電影簡介上，在梁山伯、
祝英台兩個名字之後，要加個註明： 「中國的羅密歐與朱
麗葉」。那天，莫洛托夫外長興致頗高，一到周恩來的住
處就高聲大喊： 「周恩來同志，我現在 『討債』來啦！」

電影放映時，由高翻方祖安與歐陽菲作為 「男女搭擋
」，為梁祝的唱詞、對白用俄語 「配音」，放映的視聽效
果都很好。莫洛托夫看後高興地對周恩來說，從前只知道
你們中國人談情說愛的方式與我們歐洲人不同，今天看了
這部片子才曉得，你們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談得是如此
神秘，結果又是那樣神奇（指梁祝最後 「化蝶」）！

這位前輩曾在許多重要場合給毛澤東當過翻譯。他深
情地向我回憶起毛澤東對他本人的關懷，對外事翻譯工作
者的尊重與信任。一個個例子使我深深感到，外事翻譯的
責任真重，又真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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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形
美
觀
，
豐
盈
飽
滿
，
顏
色
鮮
艷
，
色
呈

棗
紅
，
而
且
皮
脆
肉
嫩
，
鮮
美
酥
香
，
肥
而
不
膩
，
瘦
而
不
柴
，

素
有
﹁京
師
美
饌
，
莫
妙
於
鴨
﹂
的
美
譽
。
一
百
多
年
來
，
全
聚

德
菜
品
不
斷
創
新
發
展
，
形
成
了
以
獨
具
特
色
的
全
聚
德
烤
鴨
為

龍
頭
，
集
﹁全
鴨
席
﹂
和
四
百
多
道
特
色
菜
品
於
一
體
的
全
聚
德

菜
系
，
備
受
世
界
各
國
元
首
、
政
府
官
員
、
社
會
各
界
人
士
及
國

內
外
遊
客
喜
愛
，
有
﹁中
華
第
一
吃
﹂
之
譽
。
周
恩
來
曾
多
次
把

全
聚
德
﹁全
鴨
席
﹂
選
為
國
宴
，
甚
至
親
為
全
聚
德
烤
鴨
作
精
闢

詮
釋
：
﹁全
而
無
缺
，
聚
而
不
散
，
仁
德
至
上
﹂
。
從
一
家
小
雞

鴨
舖
，
到
如
今
擁
有
八
十
一
家
國
內
外
直
營
、
連
鎖
企
業
的
餐
飲

集
團
；
從
一
個
小
本
買
賣
，
到
如
今
全
國
餐
飲
老
字
號
第
一
家
上

市
公
司
，
這
塊
老
匾
額
的
無
形
資
產
價
值
已
經
超
過
了
一
百
一
十

億
元
。

﹁全
聚
德
﹂
老
牌
匾
，
背
後
有
頗
多
傳

奇
故
事
。
據
說
，
全
聚
德
的
創
始
人
楊
全
仁

，
初
到
北
京
時
在
前
門
外
肉
市
街
做
生
雞
鴨

買
賣
。
他
每
天
去
肉
市
上
擺
攤
，
都
要
經
過

一
間
名
叫
﹁德
聚
全
﹂
的
乾
果
舖
。
這
間
舖

子
招
牌
雖
然
醒
目
，
但
生
意
卻
江
河
日
下
，

到
同
治
三
年
，
生
意
更
是
一
蹶
不
振
。
精
明

的
楊
全
仁
抓
住
機
會
，
拿
出
多
年
積
蓄
買
下

這
家
店
舖
，
並
請
來
風
水
先
生
命
名
。
風
水
先
生
圍
着
店
舖
轉
了

兩
圈
，
突
然
站
定
，
捻
着
鬍
子
說
：
﹁啊
呀
，
這
真
是
一
塊
風
水

寶
地
啊
！
您
看
這
店
舖
兩
邊
的
兩
條
小
胡
同
，
就
像
兩
根
轎
竿
兒

，
將
來
蓋
起
一
座
樓
房
，
便
如
同
一
頂
八
抬
大
轎
，
前
程
不
可
限

量
！
﹂
接
着
眼
珠
一
轉
道
：
﹁不
過
，
以
前
這
間
店
舖
甚
為
倒
運

，
晦
氣
難
除
。
除
非
將
其
﹃德
聚
全
﹄
的
舊
字
號
倒
過
來
，
即
稱

﹃全
聚
德
﹄
，
方
可
沖
其
霉
運
，
踏
上
坦
途
。
﹂
風
水
先
生
一
席

話
，
說
得
楊
全
仁
眉
開
眼
笑
。
﹁全
聚
德
﹂
的
名
定
下
後
，
楊
老

闆
請
來
一
位
叫
錢
子
龍
的
秀
才
，
書
寫
了
﹁全
聚
德
﹂
三
個
渾
厚

醒
目
的
大
字
，
製
成
金
字
匾
額
掛
在
門
楣
之
上
。

金
字
匾
額
一
掛
就
是
一
百
多
年
。
可
是
細
心
的
人
注
意
到
：

全
聚
德
牌
匾
上
的
﹁德
﹂
字
中
間
少
了
一
橫
。
為
什
麼
會
少
了
那

一
橫
？
有
傳
說
是
楊
老
闆
當
年
請
來
錢
子
龍
，
兩
人
開
懷
對
飲
。

不
料
錢
秀
才
多
喝
了
兩
杯
，
酒
後
提
筆
有
些
精
神
恍
惚
，
書
寫
牌

匾
時
不
留
心
少
寫
了
一
橫
。
另
一
傳
說
是
，
﹁德
﹂
字
共
有
十
五
筆
畫
，
而
全
聚
德
開

業
之
初
僱
了
十
三
個
夥
計
，
加
上
楊
老
闆
只
有
十
四
個
人
。
楊
老
闆
刻
意
叫
錢
秀
才
在

寫
牌
匾
時
少
寫
那
一
橫
，
以
表
示
十
四
人
同
心
同
德
。
但
專
家
考
證
卻
說
，
這
是
沒
有

根
據
的
傳
說
。
真
正
的
原
因
，
在
中
國
古
代
，
﹁德
﹂
字
本
來
就
是
一
個
多
寫
字
—
—

可
以
有
一
橫
，
也
可
以
沒
有
一
橫
。

譬
如
，
至
今
立
於
北
京
國
子
監
孔
廟
的
清
朝
康
熙
皇
帝
御
書
《
大
學
碑
》
中
的

﹁德
﹂
字
，
就
沒
有
一
橫
；
與
全
聚
德
創
立
同
期
的
清
代
畫
家
鄭
板
橋
書
寫
的
﹁德
﹂

字
，
也
是
有
的
有
一
橫
，
有
的
沒
有
那
一
橫
。

﹁全
聚
德
﹂
迎
來
一
百
四
十
五
周
年
華
誕
、
宣
布
第
一
點
四
八
億
隻
烤
鴨
出
爐
之

際
，
人
們
看
到
的
不
僅
是
百
年
老
店
的
老
牆
老
舖
老
景
，
更
是
﹁全
聚
德
﹂
完
美
統
一

的
品
牌
價
值
與
文
化
品
位
。

福
州
的
《
詩
之
葉
》

許
定
銘

我在中南海同聲傳譯電影
李景賢

文化厚重的􀎠全聚德􀎡老牌匾
李北陵

探
尋
世
界
第
一
大
﹁天
坑
﹂群

夏

威

眾所周知，一九
四九年十月一日乃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
大喜日子。可是，原
定開國大典的日子卻
不是這一天，而是一

九五○年元旦。
這樣的安排是基於當時國內的政治形

勢考慮的。當時，剛剛解放的北京（時稱
北平）社會治安十分複雜，國民黨殘留下
來二萬多特務分子和反動黨團骨幹分子，
駐北平的國民黨憲兵第十九團也分散潛伏
下來，各種破壞活動頻仍。不僅如此，當
時我國西南、華南還有不少地方仍被國民
黨軍隊佔領，制空權更是完全掌控在國民
黨空軍手中。逃亡廣州的國民黨政府不甘
失敗，經常派飛機轟炸北平、上海等地。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國民黨空軍六架重
型轟炸機還瘋狂轟炸了北平郊區的南苑機
場。不安全因素如此之多，如若舉行開國
大典，敵人勢必前來破壞。

鑒於上述情況，中共中央決定開國大
典緩行，抓緊時間，打擊國民黨殘留人員
的破壞活動，解放西南、華南仍被國民黨
軍隊佔領的地方，努力營造全國良好的治
安環境，並將開國大典舉行的時間初步定
在一九五○年一月一日。

可是，就在此時，以中共中央書記處
書記劉少奇為團長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對
蘇聯進行了秘密訪問。訪蘇期間，斯大林
曾問劉少奇，你們打算什麼時候宣布成立
中央政府？劉少奇根據出國前中共中央醞
釀的意見如實告訴斯大林：我們目前正集
中力量解決華南各省的問題，成立中央政
府要在明年一月，具體時間很可能安排在
元旦。斯大林聽後建議道：解決重大問題

時固然要穩妥，要掌握時機，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錯過時機
。我想提醒你們注意防止敵人可能利用所謂無政府狀態進
行干涉。這是極毒辣的一招，不能不防。

劉少奇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個善意且非常重要的忠告
。於是，就及時向中共中央作了彙報。中共中央在認真考
慮斯大林建議並認真分析了國際國內的形勢後，很快作出
決定：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
。同時，舉行盛大典禮即開國大典。之後，又對開國大典
的安全保衛工作向有關部門做了周到、細緻、嚴密的部署
安排。

開
國
大
典
緣
何
提
前
舉
行

劉
開
生

在當今文明世界，思想自由，各派
宗教百花齊放，雖然良莠不齊，但撇開
少部分邪教，那些信眾遍天下的各大宗
教流派均是導人向善，頌揚和平，大家
信奉拜膜不同的聖主，但內心都是祈求
幸福平安，面對無法開解之困苦逆境，

不失為一種精神良藥。許多人有了信仰後，滿懷熱誠，以
悲憫濟世之心，努力服務人群，對社會對國家均有莫大裨
益。

可惜世事總是未能盡如人意。當人們對宗教過分迷信
，強調自己的信仰是至高無上，脫離現實環境，於是引致
思想分歧，爭辯紛起，最終令各宗教觀點各異甚至相左，
此時已是事與願違，與信仰之宗旨背道而馳了。

以我們較為熟悉的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及儒
家思想等為例，它們各自對世界有不同的描述，崇尚不同
的人生觀及道德標準，有的樂觀進取（如興教辦學、贈醫
施藥、扶貧濟困等），有的逍遙避世，對功名利祿亦持不
同態度，各教派孰勝孰優，難以言盡，如以持衡公平的心
態，你會發現既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缺。借喻蘇東坡名詩
，真是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
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故而諸位有信仰人士應放開胸
襟，放遠目光，摒棄執著，不偏不倚，以謙和之心容納異
見，博採眾長，此乃最佳之 「中庸之道」。

以個人來說，有了宗教信仰不等於喪失獨立思考，一
切都依賴聖主的保佑，應保持 「自助、人助、天助」精神
。人生在世，或富貴或赤貧，或長壽或早夭，或悲或喜互
相交集，構成甜酸苦辣的人生歷程，有人說 「命運天註定
」，其實未必盡然，例如吾之長輩、著名實業家何耀光先
生，中年時看相被批命壽元不逾六十歲，但他不認命不氣
餒，天天游泳及鍛煉，持之以恆的良好生活習慣，令他得
享近百歲高壽，成為扭轉命運乾坤之佳話，這種面對命運
決不放棄的進取心，亦可謂另一種積極應變的 「中庸之道
」。

中庸絕非是得過且過、無能庸碌之俗意。古語有云：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

天下之定理」，由此可見， 「中庸之道」高如天，厚如地
，知易行難，既需要博大心胸與廣闊遠見，亦要有廣博學
識與高深智慧，方能明辨是非，分清中間正道還是左右極
端，掌握得度，恰到好處。由治理國家平定天下到待人接
物立身處世，均少不得一條 「中庸之道」。

隨着全球經濟一體化之發展，世界大同的時代已經到
來，此時此刻中庸之道更為可貴。在我們的地球村中，人
與人的相處，國與國的交往，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共存
，不同政見者的意見分歧，如都能持中庸之道，互相包容
，互相尊重，各取所長，各棄所短，必能多一份祥和，少
一份戾氣，和平將真正降臨世上，幸福會常伴人間！

廣西樂業縣大石圍天坑 李 晉攝

中庸之道看宗教
方潤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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